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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可爱可敬的学人
―铃木阳一教授印象记

苗　怀　明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铃木阳一教授已经要荣休了。想起这些年和铃木老

师交往的种种往事，历历在目，心里有颇多感慨。

说起来和铃木老师认识已经有二十年了。初次见面是在 2002 年上海师

范大学和《文学遗产》杂志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具体的情景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当时我还是刚毕业的博士生，按说没有资格

参加这种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当时就有人提出不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参加。

感谢孙逊先生的厚爱和大度，他力主让年轻学人参加，并采取了一种巧妙的

方式，即在正式的研讨会之前，专门提前开一个青年学人的古代小说论坛，

然后让与会的年轻人一起旁听大会。这种胸怀令人感佩，事实证明孙逊先生

是有远见的，那次参加会议的年轻学人现在大多已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中坚

力量。

说起来也是够幸运的，从参加上海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后来的第

三、第四届我也都参加了，再后来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停办了。

远的不说，就我个人近二十年所参加的各类古代小说学术会议来说，这几届

的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层次是最高的，学术质量也是最高的。对我们这些刚

出道的年轻人来说，真是莫大的福分。可以在会议上结识很多海内外的学术

名家，向他们当面请教。我和前辈及同辈学人的初识，有不少是在这三届古

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包括铃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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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一下，铃木老师在第二届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叙事者的

选择―试论小说叙事语言中的曲艺语言》，他“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小说韵

文倾向很浓，中国小说叙述特色就在于叙述者和叙述手法，然后从这一结论

出发对‘三言’、‘二拍’中频繁出现的固定用词―‘看官的’、‘说话的’

进行不同场合下分析，认为将其看成是为了增加叙述复杂性效果而故意添加

说唱艺术的叙述用词更加合适”1）。

当时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中国小说是一大学术热点，铃木老师喜欢借用西

方的文学理论观照中国的小说，思想活跃，目光敏锐，他的文章很容易受到

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关注。从这次会议结识开始，我便和铃木老师建立了长期

的联系。较之其他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人，我和他的往来是比较多的，这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铃木老师为人比较随和，愿意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聊天。

就我个人的印象，日本学者大多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不大容易接近，像铃

木老师这样嘻嘻哈哈和大家相处的不是太多。正是铃木老师的这个性格特点，

大家一见如故。其实不光是我，铃木老师和许多中国学人都有较为密切的往

来。二是他的中文非常流利，相互交流没有障碍。有的日本学者虽然也很随

和，但语言不过关，大家交流不够顺畅，交往自然也就受到限制。铃木老师

则不然，他的汉语非常好，大家在一起可以天南地北的随意闲聊，无论是听

还是说，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参加完上海会议不久，铃木老师出版了《小说的读法―铃木阳一文论

集》一书，这是他所撰古代小说论文的结集，全书共收录论文十七篇。新书

出版后，铃木老师特意给我多寄了几本，让我转给南京的同道，随后我按照

铃木老师的吩咐，分别转送萧相恺、王学钧等老师。

除了参加学术会议，和铃木老师主要是通过邮件进行交流，最近两年加

上了微信，联系更方便了。

1）　王立、张桂芹、铁晓娜《第二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综述》，《学术交流》2003 年第 3期。铃

木老师还参加了第一届的研讨会，提交论文的题目是《关于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参见《ʼ93 中国古代

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 1996 年版。四次研讨会他全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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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面对面的交流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 2006 年左右。那一年 8 月哈尔滨师范大学和《文学遗产》杂

志主办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在这次会上又见面了。铃

木老师提交了论文，“从叙事者与自称入手，细致探究了‘三言’、‘二拍’

叙事语言和形式诸问题”2）。

大概是会后不久，他和潘建国兄一起到南京来淘书。那个时候南京大学

还没有搬到仙林，鼓楼校区周围有十来家旧书店，生意都相当红火。印象中

铃木老师这次专淘神话传说方面的书，潘建国兄则专淘红学方面的书。我带

着他们一家一家去淘，他们两个都买了好多，把南大周围旧书店里的这两类

书几乎一扫而空。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大家一边淘书，一边随意聊着

相关的事情，很是开心。印象中他们住了一夜，后来又到杨公井古籍书店那

里转了一圈。

也是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和萧相恺老师等同道创办中国古代小说网，随

后向海内外学人征集个人资料及相关学术信息，得到了铃木老师的支持。他

在邮件中这样回复 ：“我们需要在东亚洲更积极合作研究，努力普及古典小

说，共同开发古典文化这个老市场。”3）

在 2009 年杭州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又见到了铃木老师，

具体的情景已经记不得了。后来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停办，大家就再没

有在学术会议上见过面。铃木老师也开始在神奈川大学担任副校长，行政事

务繁忙，来中国的次数不多。

第二次是 2014 年。年初铃木老师发邮件给我，说 3月份要到南京大学

来访问，谈神奈川大学与南京大学之间的合作事宜，也想到文学院看看，看

有什么可以合作的事情。当时我正担任文学院副院长，负责行政财务等事务。

于是向院长徐兴无汇报，安排了铃木老师到文学院的访问。我在和铃木老师

2）　许隽超《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述要》，《明清小说研究》2006 年第 3期。

3）　铃木阳一教授 2007 年 6 月 11 日致笔者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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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邮件中是这样安排的行程：“我已把您要来南京的消息告诉南京大学文学

院院长徐兴无教授，他说欢迎您来南京大学文学院，很想和您谈谈合作之事。

您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3 月 14 日，上午您忙历史系的事情，中午吃过饭之

后，下午您到文学院访问，晚上文学院请您一起吃饭。如果萧相恺老师在南

京，就 15 号上午拜访他，大家中午一起吃饭。如果他不在南京，15 号上午

我带您逛南京的旧书店，您看这样安排如何？”4）

这次铃木老师属于公务访问，来的时间不长，主要是由南京大学校方接

待的。学校层面签署合作协议之后，两校院系之间的合作就比较容易了。这

次访问的遗憾是没有见到萧相恺老师，当时他在北京，于是改变计划，我带

着铃木老师逛了一趟旧书店。

有了两校合作这层关系，后来我就和铃木老师联系，介绍自己的博士罗

兵到神奈川大学访学。他对此事非常重视，并详细告知申请的手续。遗憾的

是，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后来没有去成。倒是铃木老师的博士王子成后来到

我这里做博士后，算是做成了一件事。在王子成做博士后期间，我让他翻译

了铃木老师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学研究》

杂志上。

其间神奈川大学在 2016 年 9 月举办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

望国际学术研讨会，铃木老师邀请我参加，可惜由于事务繁忙，未能如愿。

4）　笔者 2014 年 2 月 19 日致铃木阳一教授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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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秋，我和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合办文化传承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国际学术研讨会，给铃木老师发了邀请函，他因事务繁忙，也未能参加。这

年年底，神奈川大学中文系创办三十周年，铃木老师来信，希望我能说几句

祝贺的话，我立即照办了。

第三次是 2019 年。这一年铃木老师在上海讲学，得知消息后，我和他

联系，希望他也到南京大学做场讲座，他爽快地答应了。讲座时间定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下午三点半到五点，题目为《一块匾额、一座石碑―浅

谈江户时代的日中文化交流》。讲座在文学院举办，由我主持，听讲的主要

是文学院的研究生。铃木老师采取以小见大的方法，通过两个具体的事例介

绍江户时代日中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次讲座很成功，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我

本人也感到很有收获。

　也是在这一年，我和铃木老师加了微信，大概他用得比较少的缘故，我

们主要还是通过邮件联系。去年十月，铃木老师发邮件来，说自己 2021 年

3 月就要荣休了，我心里吃了一惊，觉得他还很年轻，怎么这么快就到退休

年龄。随后仔细一想，可不是，2002 年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三十来岁刚

毕业的年轻人，铃木老师当时已过知天命之年，如今二十年过去，我也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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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龄。时间过得真快，二十多年，也就是一转眼的事情。和铃木老师的

交往，仿佛都是在昨天刚刚发生。

　衷心祝铃木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荣休之后时间宽裕了，希望他到

南京来走走，看看老朋友，大家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

2021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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